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老龄化问题，中国比日本更棘手？
*
 

	

	

	
 

   4 月 20 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：大陆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

势：0-14 岁人口比重下降 0.08 个百分点，15-59 岁人口下降 2.81 个百分点，60 岁及

以上人口相应上升了 2.89 个百分点。 

在此背景下，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出加速减少的趋势。2016 年 1 月统计局发布的

数据显示：2015 年末，中国 16 岁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9.11 亿人，比 2014 年末净

减少 487 万人。这也是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 4 年出现下降。前 3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净

减少幅度分别为 345 万、244 万、371 万。 

 

老龄化问题，中国比日本更棘手？ 

一直以来，日本女性作为全职太太的比例较高，因此其劳动参与率较低。然而在

日本人口老龄化、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，日本女性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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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恰恰为稳定劳动力市场起到了缓冲作用。 

1990 年，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57.1%，在 2014 年，该比例上升至 65.4%，增

加了 8.3 个百分点！如果以高收入组的国家作为参照系，过去二十多年中，日本女性

劳动参与率已经从 1990 年的显著低于平均水平，一跃成为 2014 年的高于平均水平。

假设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同、而且日本人口总量不变，那么过去 24 年

中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，大致相当于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变情况下，年均人口增

长率额外增加 2.3 个千分点的效果。 

这一方面表明，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也隐

含着，安倍经济学“新三支箭”试图进一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，但实际上空间已经

相当有限。 

反观中国，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高位，在这方面完全缺乏缓冲机制。1990

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79.1%，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通过更多的接受教

育、回归家庭主妇等方式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一路下滑到 2014 年的 70.4%，下降了 8.7

个百分点。即使是 70.4%的比例，也大大高于所有收入组国家的平均水平（在此，“三

个学术民工”默默地向中国女性致敬！）。 

如果仅仅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角度来看，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，中国的回

旋余地甚至小于日本。实际上，中国甚至可能面临人口老龄化、女性劳动参与率进

一步下降的双重冲击。不过，中国也还另外两个劳动力蓄水池，如果能利用好，也可

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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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死僵尸企业，重组劳动力市场 

僵尸企业大都身处产能过剩行业，具有三个特点：杠杆高、欠钱多；效益差、还

不了钱；规模大、破产影响也大，尤其是对就业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最大。如果持

续给僵尸企业输血，则长期影响更为恶劣：除了吸走了资金、挤出其他市场主体的融

资需求；僵尸企业还阻断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。 

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，在社会稳定、金融稳定可承受的范围内，杀死一批僵尸

企业，将释放出大量劳动力。所以，去产能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重组，也是劳动

力市场的重组过程。 

当然，为数可观的劳动力，要从产能过剩行业转移到其他补短板的行业当中，这

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涉及到诸多环节的问题。在此过程中，政府可以、而且也有

能力发挥作用，比如 2016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1000 亿元专项资金，将用于

分流、安置下岗工人。假设每个工人一年的转岗培训费用为 5 万元，则 1000 亿

元的专项费用可支持 200 万人实现就业技能转换。这样的开支，和 2015 年股

票市场动荡期间、动辄几千上万亿的救市资金相比，可以说并不是一个不能承

受之重。 

 

纠正劳动力市场错配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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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篇提到了劳动力数量在加速下降，同时，中国的劳动力质量、即人力资本也在

迅速提升。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，4 月 20 日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：每 10

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 8930 人上升为 12445 人；具有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由

14032 人上升为 15350 人；而初中、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数量则有相应的下降。 

如果只关注较新增的高学历人口，数据更加醒目：2014 年全国高校大学毕业生

659 万，在过去 5 年增长 24%，在过去 10 年增长 176%；同样的，2014 年海外归国留

学生 36.5 万人，在过去 5 年增长 234%，过去 10 年则增长了近 13 倍！ 

但是——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存在障碍，这导致相当一部分新增人力

资本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，近年来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

动力供给一直存在较严重的短缺，2013 年其短缺比率一度达到 20%左右。而在大学专

科和本科毕业生的求职市场，则一直处于供给过剩状态，2013 年的过剩比率一度达到

13%。 

相当比例的人力资本，目前处于闲置状态，这不仅会对潜在产出造成负面影响，

而且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如何才能释放现有人力资本的生产能力？发展

服务业！目前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就业人口比例，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，而且也显著

低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。更具体地，服务业当中哪些细分行业是短板？ 

作为一个参考基准，我们选取美国的服务业就业分布作为比较对象，对比两国服

务业就业人数在 13 个子行业的分布比例（2011 年数据），可以发现在以下行业，中国

的就业人数比例明显低于美国： 

（1）卫生、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，（2）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，（3）科学

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，（4）金融业，（5）教育业。在上述 5 个行业当中，中国

的就业比例分别低于美国 13.4 个百分点、5.9 个百分点、5.5 个百分点、2.7 个百分

点和 1.2 个百分点。上述对比，可能与很多人的直觉不谋而合。而且，中国服务业就

业占比也大大低于美国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，则上述领域的就业不足程度有可能更加

严重。 

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因此，放开市场准入、推动服务业发

展，既有利于创造新一轮的投资热点、稳定短期宏观经济；同时，也有利于改善大学

生就业，并推动医疗、金融、教育、技术服务、水利、环境保护、地质勘查、公共设

施管理等行业的发展——而这些行业，恰恰也是“补短板”的重点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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